
温暖的布衣

最热的夏天

郑 风

病房内摆着四张病床，根本站
不下这么多人，柳林只好和探视的人
站在院子里说话。

黄桂华一直朝这边探头探脑，她
儿子运福骨折住院天数多了，这女人
是个见面熟，不仅和病号家属混得厮
熟，连镇里的干部也能搭上话。有两
次，她走到柳叶的病房门口，却迟磨着
没有进屋。柳林暗想：这就怪了！

送走了一拨拨探望的人，傍晚时
分，柳叶妈挪着一双小脚来到卫生院。
多半天没有女儿的消息，老太太心里急
得像猫抓，心急脚慢地来到医院。

安排老人和女儿吃了饭，柳林
把她俩引进自己寝办合一的小屋内，
独自来到了柳叶的病房。

“妈和柳眉住你那了？”柳叶问。
“嗯！”柳林随手拿过小凳子坐到

柳叶的床前。
“你夜里住哪？”“就这样。”柳林

左手抓着右手往床边一放，脑袋斜压
在胳膊上轻轻打了两声呼噜。

“傻样。”柳叶用手指戳戳柳林的
脑袋：“不行，找地方睡觉去。”

柳林抬起头安慰说：“放心睡个
囫囵觉吧。我要是困了，这么大个卫
生院还能找不到个休息的地儿。”

那倒也是。毕竟他在镇上工作了

这么些年，眼前这点事用不着瞎操心。
这样想着，柳叶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夜渐渐深了，病房里安静下来。
看着妻子熟悉的面孔，珍藏在心底的
画卷，一幕幕在柳林的脑海里展现。

真快呀，一晃 22年过去了。
为了追随父亲的足迹，1968 年

春天，16 岁的柳林作为上山下乡知
识青年来到梧城县，分配到河西湾知
青点。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劳动成为
一群小知青的必修课。有待栽秧的
农田里灌满水，镜面似的赏心悦目，和
煦的春风轻拂“镜面”，微波荡漾。

等待犁耙的花草田里，有的花
草高举伞状紫色花蕊，有的已结出形
如芭蕉的果实。再看看点缀在塘堰、
农田间的块块旱地，啊嗬！青葱碧绿
的麦苗正拔节生长，一片片金黄的油
菜花迎春怒放，花香招来成群的蜜
蜂、蝴蝶流连起舞。

对七个北京知识青年来说，河
西湾的春天太迷人了！这诱人的春
色是劳动创造的。知识青年和贫下
中农们一起，投入到创造美好的行
列。一群男女农民高绾着裤腿，有说
有笑地下到田里开始栽秧了。知青
们脱掉鞋袜，双腿迈进水田，禁不住

浑身一阵战栗，那水太凉了。田里的
泥又软又滑，他们只好小心翼翼地移
动双脚。生产队长左手拿着一把秧
苗，右手从那把秧苗中分出一撮，一
遍遍做示范动作。接着，开始了面对
面的“单兵教练”。

“快看，你的腿流血了！”
一个知情一声惊呼，惹得一片

目光在腿上搜寻。
“哎呀！”柳林一声惨叫。一个紫

乌色的东西吸附在他的小腿肚上，他
急忙伸手去抓，那东西滑溜溜黏糊糊
的，连着抓了好几下，才抓起它扔进水
里。血，顺着吸吮的地方流了出来。

“别怕，那是蚂蟥……”刘拴柱
蹚着水，踩着溜滑的田泥，如履平地
般来到柳林身边。

又是一声尖叫，一位知青发现
了腿上的蚂蟥，怎么都拨弄不掉。身
旁的农民朝着蚂蟥猛拍一掌，一团紫
乌的肉球掉进水里。那知青见蚂蟥
吸吮处流血不止，惊慌地上了田埂。
像在水田里扔进一颗恐怖弹，几个知
青慌慌张张地跑了上去。

柳林看了眼仍在流血的小腿，
又看了看表情平静的刘拴柱，强迫自
己镇定下来：“拴柱哥，教我插秧吧。”

在这群知青中，柳林是刘拴柱

第一个认识的人。
按照父亲的吩咐，柳林到知青

点的第一件事便来到刘大贵家。那
天晚上，刘大贵一家正在吃晚饭，见
柳林进屋，柳叶妈放下饭碗来到厨
房，特意做了一盘炒鸡蛋。现在柳林
还清楚地记得，初到知青点，虽然几
个人一齐上手，吃的第一顿饭却是夹
生的。他草草吃了半碗饭，放下碗便

溜走了。香喷喷的炒鸡蛋、热腾腾的
稠稀饭，柳林连着吃了两大碗。

炒鸡蛋、稠稀饭，夜里躺在铺板
上，柳林满脑子都是饭菜的香味。半
个月后的一天傍晚，他再次来到刘大
贵家。

“叔，大贵叔，大贵婶，拴柱
哥……”没人应答，柳林站在院子里
四下张望。

刘柳叶从厨房内走出来：“俺大
俺妈他们都去自留地干活了。柳林，
有啥事吗？”

“我……”柳林语塞了。
“进屋坐吧，他们天黑就回来了。”
柳林没有进堂屋，他径直来到

厨房，看看碗架，看看水缸，围着锅台
转开了圈。

刘柳叶诧异地看着他，想了想
问：“想学做饭吧？”

“想。”柳林说，“知青点的饭不是
夹生就是煳，简直无法下咽，天天饿
肚子。”

刘柳叶这才认真地看了柳林一
眼，长胳膊、长腿、瘦长脸，颀长的身
子瘦得一阵风能刮走。咋会瘦成这
样呢？柳叶动了恻隐之心，她到堂屋
拿出两个鸡蛋，从水缸里舀出一瓢水
冲洗干净，掀开锅盖放进焐着的稀饭

锅里。
“这是啥汤，咋恁稀？”柳林好奇

地问。
“稀饭。想稠多下点米，要吃稀

的少下点米，米和水成一定比例。烧
开锅焐一焐，稀饭又黏又稠。”柳叶边
说边抓起一把稻草点着火放进炉膛
内，一会儿工夫，稀饭开锅了，胀大的
米粒在沸腾的米汤里翻滚着，满锅都
是黏糊糊的气泡。

柳叶捞出煮熟的鸡蛋，放在凉
水碗里浸泡了一会儿，把碗递到柳林
面前，说：“好了，吃吧。”

柳林从碗里拿出一个鸡蛋，快
速地剥开皮。“我一个，你一个，那个
你吃。”说着，他已把鸡蛋塞进嘴里。

看着柳林的贪吃样，柳叶感到
好笑，又觉得心里有种难以述说的东
西，叹口气说：“你们这些大城市人家
的孩子，在家一定不知道饭咋做，要
不咋会吃煳饭、夹生饭呢。”

“我会做饭。自从我爸、我
妈……”柳林突然打住了，说出口的
话变了样，“我会擀面条、搅面汤，也
会蒸馒头，不像这地方天天吃米饭。”

“会这么多花样呀。”柳叶笑了，
“快把鸡蛋吃了吧。”

花季少女的笑容是灿烂的。这

笑容深深地刻印在柳林的心头。
柳林留给刘柳叶的印象是瘦巴

巴的。晚上她和妈妈一块洗衣服，随
口说：“你看柳林像不像干树棍?”

“抽条长的男孩子就这样。”
“哪呀。”柳叶说，“他们北方人不

会煮干饭，不是夹生就是煳，吃不饱。”
柳叶妈当了一回事，当夜便告

诉了刘大贵。
刘大贵沉吟着没说话，早晨上

工前他对拴柱说：“今后多叫柳林到
家里来。”

“为啥？”
“这群孩子做不好饭，别说干活

了，见天吃不好，身体吃不消。”
这以后，柳林三天两头跟着拴

柱来到家里，饱吃一顿可口的饭菜。
隆冬时节，忙碌的农民闲了下

来，知青们更无事可做了。刘大贵惦
记着柳世明的胃病，让柳叶妈炒了半
布袋糊米，招呼柳林给父亲送去。柳
叶背了半布袋面，要到灵泉河看赵老
师，跟着柳林出了门。

说起赵老师，刘柳叶家里人个
个喜形于色，柳林也想看看这位令人
尊敬的老师。便和柳叶商
量，自己先去茶场，让她在
灵泉河街上等一会儿。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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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功

我们无法永远承受在热度的包围里，仿佛需
要丢掉坏脾气的冲动，留下温和、平静等一大堆
能够善护心灵的词汇。

我遇到一生中最热的夏天，我发现，那极度
高涨的热度，具有非同一般的考验力量，立体而
透明的光柱齐刷刷地将天地连接一起，提高了上
午下午的热力。

除了耳边热力滋滋滋互相摩擦的细微之声，
满眼皆是跳跃着的光的影子，而脑海里浪花击溅
着的是热啊热啊的复叠词。

密密实实的绿色植物顶端，密布了一张发电
的光板似的，虽然它的枝叶愿意遮挡了一束束光
的照射，但那成团成团的热力，像自上而下丢下
的热包袱，一旦落地，捆扎的麻绳忽然挣断，爆裂
的一团团热气，四处散发，包围着所有的物体和
地面。路是热的，走在上面的人的情绪是热的，
空气是热的，呼吸空气的人，一呼一吸的，是热的
气息。

整个夏天，仿佛都在流汗。田间一座湖，比
之前的季节浅了许多，一层层的湖水，我想，已经
化成了上升的汗水了吗？我试探着问湖，湖仍然
被蒸腾，懒得回答我这个愚蠢的问题。连水都怕
热，用水洗澡的夏天和人类，并不比一座湖水强
多少。

企图尽快跨越路面的人，额头的汗水，一粒、

一粒，肥硕而透明，犹如焦躁不安的候鸟，等待着
展翅高飞。

此时，满身汗水起不到湿润的保护作用，而
恰恰相反，流淌的汗水蒸腾着，是热的，在奔跑，
拓宽一道道热辣辣的跑道，使我们运动的身体受
到持续不断的夹击似的，愈是撞进满天白花花的
光芒，愈是感到一只只热虫子，自脸面以下，丝毫
不愿放手地，爬下去再爬下去，简直成了一株虽
然悍勇但是不得不低头的棉花棵。

更别说柏油马路，更别说旱地荒草，更别说
阳光下犹如蚂蚁般微小的虫豸，地球仿佛被晒
化，极力渲染着热的主题。

我的担心不是多余，我想到了那些在热力之
下受苦的人。他们同样是为我们共同生存的地
球格外担心的人。他们也许在心底祈祷：地球人
不能因为利益的膨胀，失去灵魂的冷静，去加速
地球的热力，使热力无极限地膨胀了人类超越自
然界限的思维。

往往是，人类自诩为主宰，其实，根本不能驾
驭一轮皓月、一轮红日。我们必须俯身向下，以
感恩之心，向大自然致敬，言有礼，行有则，遵循
它的根本规律，身怀敬畏，深加爱护，勇做大自然
之子，大自然的馈赠才能广博且永恒。超出往常
之年的天气炙热，是不是在给人类一个警示：热
过头了，头脑发热了。

我这样推测，热力的逼迫，像是疾病的发威，
人类是最大的制造者，必然也是最大的承受者。

暑，是热的古汉语说法。查阅字典，如此解
释：形声字。从日，者声。本义:炎热。

这个字，给了我足够多的想象：渡河者、卖柑
者、作诗者、行者、学者、智者、尊者……皆谓之劳
动者，他们头顶着一个大大的日字，大如童年的
灯笼，热烈却如鏖战不休的英雄，一轮接着一轮
的战斗，在继续，在继续。

我的家乡称太阳为日头，在它高昂的头颅之
下，仿佛率领着的一群执锄者，挥汗如雨，穿梭在
金黄的土地上，和每一株庄稼进行着情感的交
流，他们似乎明白，顶着如此的烈日，庄稼无遮无
拦，完全接受了日头的炙烤，只为孕育胜利的果
实，是的，战胜了酷暑之后，结下的果实甘甜。他
们把自己当作善知庄稼的管理者，时刻警告自
身，必须和每一株庄稼站立在一起，和它们一起
流汗，和它们一起接受太阳的洗礼，理解一株株
庄稼在蒸腾着热力的田地里，苦难煎熬地成长，
理解一株株庄稼根有多深茎叶就有多高的哲理。

青年时期的那一分分体验，壮硕了我对于劳
动的敬意，对于每一粒粮食的珍爱。

我曾经多少次不顾酷暑的日头照临，荷锄入
田，探秘三伏天热力几何，凉爽几何。并没有被
热力所击败，观赏喜盈盈庄稼的拔节，自认为我

已经把每一株庄稼都塑造成了我的理想主义的
实验者。

已经既成事实的凌厉热度，仿佛向每一个人
和物发起了进攻，躲是无处可以躲的，我们无须
多加抱怨，无须对我们曾经的草率、鲁莽和无知
袒护，如果向后推演我们的行为，为什么不能对
此深深地苛责？

顶着酷暑，冒着严寒，虽然成为所有人形容
艰苦克难的熟词，其实，并没有多少人真正深入
其间，深刻地剖析寒暑考验人时，危难出拔的不
易和辛酸热泪。那么，正确认知兹夏大热的理由
和根源，也是如此。

《韩非子·人间训》曰：冬日则寒冻,夏日则暑
伤。我则发问曰：暑溽逼人，防暑何不伤？暑，愈
是让人烦躁不安，愈是促使我们冷静下来，沉思，
反思。一心清静，扩开我们望远的大境界，而不
是在中暑的小我里迷恋得失。人类，千万不能因
为大暑热炙，被往事、现在和未来热过了头。

像猛然间，开放的一朵夏天之花，它给了我
这样的启迪：做事，做人，理应平静如水，都不可
因非理性观念过旺而热过了头。

一生何求？向内求。似乎有谁在低吟，向
着我，也是向着所有人。我感觉整个地球此刻
也倾听到了这个声音，顿然，天地之间，似乎凉
爽了许多。

百姓记事

♣ 潘新日

我说的布衣，不是《隆中对》里诸葛亮
所说的“布衣”，而是指用棉花织的布做成
的衣服。

早先，村子里的老人几乎都会纺线织
布，每家都有一架纺车。白花花的棉花，到
了她们手里，就变成了线，成了可以织布的
线，可以纳鞋底的线，可以绣花的线，可以
拴东西的线。

“嗡嗡”的纺车是乡下夜晚的一景，每个
亮着的窗里，要么是祖母，要么是母亲，一手
摇着纺车，一手扯起细细的线，把清淡的岁
月拉扯得纤细而又绵长。每家每户，纺车的
响声，让每个夜晚殷实而又充满期待。

乡下人从来都是自给自足，生活中吃
的粮食、蔬菜、鱼肉、经常用的桌椅板凳。
当然，也包括全家人穿的衣服。

棉花是自家种的，晒干择净，拉到街上一
轧，软乎乎、白花花的棉花便“脱颖而出”。剩
下的棉籽榨了油用来吃，棉饼用来肥庄稼。
至此，棉花便开始了自己的“新生”。可以是
棉被，可以是床单，可以是棉衣，可以是短衫，
可以是布鞋，可以是棉腰带，甚至是毛巾……
但所有这些，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布衣”，可
以御寒、可以纳凉的布衣……

我敢说，很多人说到布衣，肯定会联想

到早年乡下人脏兮兮的粗布衣服，但不是
的，好多都是平展光滑的“洋布”衣服，贴身
穿一点儿都不会觉得硌得慌，既吸汗又透
气，舒服得很。

这些日常，乡下人都是习惯的，也没感
觉到金贵，感觉到金贵是在化纤代替棉布
之后的很多年，它便成了老年人的回忆。

说实话，化纤衣服流行的时候，乡下人
还是暗自欢喜好久的，直到他们伸出手开
门或者握手时，自己的手发出“啪啪”的火
花时，抑或小朋友在床上或者沙发上玩耍，
头发直立时，所有的人一下子明白过来，原
来棉花织出来的衣服，比化纤的衣服好多
了，是值得传承或者保留的，可惜都成了念
想，成了过去……

一下子，布衣成了一代人的记忆。
我看过一篇报道，说的是一位日本商

人到中国，专门寻找和定制布衣的事，当
时，很多人都不理解，认为我们摒弃多年的
棉布衣服有啥稀罕的，老外真是不可理
喻。现在再回头看看，人家觉悟得比我们
早，好东西永远都是一份生命的追求。

祖母是一位盲人，她永远都没有放弃陪
伴她一生的布衣，即便年纪大了，眼睛看不
见，也丝毫没有影响她纺线织布。虽然和正

常人相比，还是慢了点，可她依然坚持着，也
从来没有断过粗粗细细的棉布，粗布用来做
被单，细布用来做衣服。我至今依稀记得她
面前那块被岁月磨得明晃晃的布衣，烟火气
特浓，那是祖母辛勤劳作的标志。

老祖先发明了布衣，很多元素都具有
代表意义的，比如盘扣、比如暗兜、比如大
襟上衣、再比如小立领、翻袖的袖口，哪一
样都值得细品，值得研究。

五十岁以上的乡下人，谁敢说没穿过
布鞋，没用过棉布做的东西。如今，原来大
众化的布衣却成了文化名人或者艺术家、
修行的人的专利，布衣几乎成了他们的标
志，或者是一种身份。不同的时代，布衣蕴
含着不同的意义，代表着不同的阶层，这就
是布衣存在的意义所在。

上了年纪才知道啥是好东西。布衣对
小孩子的皮肤好，于是，但凡家里添丁总是
早早预备一些小孩子穿的布衣，还要找出
理由说，布衣贴身、柔软、透气、吸汗。我敢
说，好多家庭都是这样，这几乎成了每家每
户的共识。

布衣、布衣，虽然老是借指平民，可它
永远都是一代代人的回忆，是上了岁数人
的永远不掉色的温暖……

乡村的夜晚，暑气把夏夜蒸熟，熟成一只喧腾腾冒着白气
的馒头。德敏说，快来！快来！我的昙花要开了！！

我们知道昙花一现的难得，蜂拥至德敏家，只为那惊鸿一瞥！
爱花人何止我们仨，德敏家已聚了五人，她们为了静等昙

花的开放，已推杯换盏许久，支架上手机镜头正对着含苞待放
的昙花，记录她轻轻悄悄袅袅娜娜地开……

原来花还可以这样开？长长的花茎从叶片上垂下，下端一
只椭圆形的花苞，大小和形状都似一只鹅蛋，花并不垂直向下，
而是向上昂头，把花茎转出一个优美的弯度，花苞正好与你的
脸相对，等她展开笑颜，你就可以和她相视而笑了。

此时的昙花刚开出一个小口，逐渐松开的花瓣如鸟羽般光
滑柔嫩。我们不敢大声说话，喝着茶，静待花开。茶香悠悠弥
漫唇齿，昙花的花苞像一只盛满香气的花瓶，香气从微张的瓶
口袅袅飘出来。也或者那花苞里住着花精灵，她在花房里舞动
美丽的衣裙，裙飘时花瓣微微颤动，花香悠悠飘出。

我搬了个凳子坐在花的眼前，四目相对，我目不转睛地看
花如何绽放。那是月亮拨开云层的样子，她轻轻拨开浮在脸上
的云纱，捉迷藏一般探出半个脑袋，我看到了她明亮的眼睛，闪
着调皮的光，她一点点撩开面纱，我看到她明眸下的皓齿，洁白
如玉，她款款地走近我，我似乎听到了她羽毛般轻软的脚步声，
我屏着呼吸，怕惊扰了她。

蝉鸣惊飞夜鸟，霓虹塞满夏夜。那是外面的世界。
月影默默移过窗棂，茶味已淡若水。昙花盛放了，美到词

穷，花瓣完全展开，她的香把看花人的世界虚化成了方外之地。
三个钟头，我们在温和的喜悦里，终于等到她走到了面前，

纯洁如莲，却比白莲要娇俏很多，乳白的花瓣，白得柔和细腻，
那花瓣是用云裁的吗？又软又滑又香。

“昙花一现为韦陀，深情不悔是婆娑”，这句诗里是一个关
于昙花和韦陀的爱情故事，故事又美又凄婉。

此时，我不想把昙花与爱情故事扯上关系，我更愿意把她
当作是一个爱慕人间烟火生活的仙子，她从天宫款款走来，飘
飘的裙裾带着香气，趁着夜色，来人间逗留片刻。

我们忙着和她合影，怕她等不了我们而走向衰败。我要借
助她盛年的光照亮我暮年的脸。闻闻，摸摸，笑笑，她是月亮一
般，光洁，清亮，明朗，她的光会照进我的心里。

德敏说，今夜之后她就衰败了，明天早上我会把她和银耳
一起煮了，当我的早餐。

徳敏是不是对昙花爱得更绝？
我不会去看昙花如何衰败，我只要记得她怒放时的惊鸿一瞥。
我用180分钟等待她的开放，用千万次注目铭记她的美，用

最深情的文字抒写她的生命旅途。此情可待成追忆！
人们总是用昙花一现来形容美好事物的转瞬即逝，叹息中

有贬义。彩云易散琉璃脆，伤感，惋惜，自不待言。然而，从生
命的质量来说，昙花和别的花一样完成了生命的意义。

读史时，我们总是慨叹那些英年早逝的有才之人，曹植、王
勃、李贺、纳兰、霍去病等，他们如流星般划过历史的天空，如昙
花般盛放时就迅速消亡，然而，他们的生命虽短暂，却用自己绚
烂的光芒照亮了历史的天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昙花一现”，是多么惊心动魄的生命历程！

李渔对养生颇有研究：一顿饭吃得舒
服，关键看汤。他认为，羹能下饭，亦能下
馔，“宁可食无馔，不可饭无汤。有汤下饭，
即小菜不设，亦可使哺啜如流；无汤下饭，即
美味盈前，亦有时食不下咽”。所以，汤是餐
桌上第一佳肴。

饭必有汤：鱼汤泡饭，神仙不换；饭后一
道汤，老了不受伤。喜欢喝汤之人，常常行万
里路，尝百汤鲜：广东的蛇肉汤、东北的酸菜
白肉汤、浙江的三鲜汤、山东的羊肉汤、河南
的胡辣汤，鲜美异常，过舌难忘。习俗不尽相
同，爱好千篇一律：南方人偏爱原汁原味的清
淡，自然爱饮仔鸡汤、鲜鱼汤；北方人嗜好色
深油重的浓稠，面汤、牛羊肉汤成了主食汤。

喝汤的习俗，夏、商、周三代十分普及。
据载，郑国君郑灵公宰杀大鼋做汤招待大
臣。进宫门时，大夫子宋食指一动，便自诩
定能品享美味。不料，入宫后只有自己呆呆
坐着，案桌空无一物。大权在握的子宋，伸
手蘸了郑灵公面前的甲鱼汤，尝一下，吧唧
下嘴巴，扬长而去。郑灵公大怒，欲杀子
宋。不想子宋先下手为强，杀了郑灵公。一
口鲜汤，竟引起内乱，留下了“染指”的典故，
第二个手指开始称为“食指”，警示后人千万
不要占取不应该得到的利益。

自此，喝汤便有了讲究。过去，住在皇城
根儿的，见过世面，佳肴、主食当家的筵席，必
有汁水丰盈的汤类佐食，算作流行的饮食习
惯。王公贵族自然多了喝汤的习惯，视汤为

“灌缝”，以原汤化原食。在李渔眼里，“饭犹
舟也，羹犹水也，舟之在滩，非水不下”，汤有
利于下饭。只有国宴和贵族家宴，汤是诗意
的消遣，精神的滋补。现在想想，当下所谓的
心灵鸡汤，当属深悟汤之真谛者。

于是，许多人纷纷效仿，把喝稀饭之类
的，统称为喝汤，大有追逐流行的意味，甚至
一见面，都以“喝汤了吗”打招呼。白居易任
关中盩厔县尉时，在《观刈麦》里，记载了麦
收时节“贴晌午”的情景：“夜来南风起，小麦
覆陇黄。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相携饷
田去，丁壮在南冈。”女人挑着盛饭食的竹
篮，小孩子提着装着汤水的陶壶，给收麦人
送“贴晌午”的餐饮。那时，两顿饭的饭时，
以正午时分为“晌”：正午之前的，叫“早晌
饭”；正午以后的，叫“后晌饭”。正点饭之外
的加餐，多在农忙活重的时节，正晌午的加
餐就是“贴晌午”。遇到丰收的年景，颗粒归
仓，喜不自禁，就会贴上极尽丰盛的汤。

喝汤的习俗延续至今，饮用方式有所不
同：广东人的“煲汤”、江西人的“瓦罐汤”，用来
佐酒、下饭。饮料类的汤，解渴、保健或对饮，
先做好，放在容器里密封储藏，客人来时，才开
封启用。讲究才会赢，喝汤之习、汤的做法、喝
汤的顺序，不尽相同。北方人，喜欢先吃饭后
喝汤，塞饱肚子再喝汤，溜溜嘴、清清胃而已。
讲吴语方言的苏粤之地，“阿拉”做汤，以快取
胜，用料简单，两个鸡蛋外加榨菜丝，即煮即
食，便成一汤，边吃饭边喝汤。粤港人讲究汤
水，家家都煲一锅汤佐膳，五花八门的汤料，加
点药材同煮。喝老火汤是餐前序幕，季节转
换，汤品随之改变。饭前饮汤，清肠开胃，别有
一番滋味，可谓汤品鄙视链的最高端。

“饭前先喝汤，胜过良药方”，广东人务实
好食，讲求滋补，每餐必备一盅老火靓汤，喝
得人心情愉悦，增添了品食的好心情，似乎是
人长得精瘦的原因。北方的汤，小米粥、疙瘩
汤、西红柿鸡蛋汤、菠菜汤之类，南方人很难
入眼，但北方人甚至当作主食，自然长得高大
威武。金华人颇会喝汤，胴骨煲自不待说，东
阳的土鸡煲、磐安的瓦罐鸡、上溪的牛杂煲，
均以汤汁取胜，熬中见长，自为珍品。

“唱戏耍腔，做菜要汤”“当兵的枪，厨子的
汤”，助烹之汤又称高汤，这是中国菜的基础。
鲍鱼、鱼翅、燕窝、海参、蚌肉等乏味，往往要用
高汤调味。过滤的高汤，俗称清汤，清亮似水，
怎一个鲜字了得？“开水白菜”，乍一看，如清水
泡着几片心叶，不见一星油花，轻啜一口，清香
爽口，却是清汤的杰作，菜中的极品。

轻啜雅致，终究没有畅饮来得痛快。汤
是用来喝的，最过瘾的，莫过于端起大碗，边
吹晾边吸溜。吃得过于斯文，调羹送饮，热汤
到嘴里，也就凉了几分，味道也就淡了几分。

人与自然

♣ 陈玉峰

昙花开

知味

♣ 张富国

喝 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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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福根 著

《刑侦机动队》是一部以扫黑除恶
为背景的刑侦推理长篇小说，刑侦队长
郝运来屡建奇功。银匠之死、矿洞之
谜，牵出黑恶势力；抢占菜市场，黑道火
拼暗杀；多起盗窃案件，引出缉枪线索
……可大案侦破突然陷入僵局。郝运
来重返警队，却再次蒙冤。公安局长
趁机安排他接近黑恶团伙，案件迷雾
渐次拨开。该书讲述了以刑警郝运来
为代表的刑侦机动队与以阎大鹏为代
表的黑恶势力长达十年的正邪较量。
在反映扫黑除恶一线真实而复杂境况
的同时，彰显了基层刑警机敏过人的办
案智慧和敢拼硬打的英雄气概。

该书作者张建芳是一位民警作

家，他一手拿枪打击犯罪，一手执笔书
写时代，讴歌英雄的人民警察，记载创
造历史推动历史发展的英雄人物。.

张建芳的报告文学《甘当“憨子”
的警界英雄》把“憨子”和英雄联系在
一起，给“憨子”注入了正能量的新含
义。他的长篇小说《利剑》《救赎》深受
读者喜爱，《救赎》主线是讲述民警帮
扶违法犯罪孩子立志成才的故事，实
则是民主家庭和专制家庭截然不同教
育结果的展现，是逆反孩子和家长的
读物，更是受到良好教育孩子们免受
非法侵害的防火墙。《利剑》是反腐倡
廉的破案故事，获得了河南省金盾文
学奖和郑州市“五个一工程”奖。

荐书架

♣ 景苹丽

《刑侦机动队》：彰显基层刑警的智慧与气概


